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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王熙凤管理形象的探讨

对于王熙凤这个人，大家褒贬不一。赞誉者有之,说她的管理有现代管理的影子。否定者也有,说她推波助澜加速了家族的灭亡。她最后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？其实，王熙凤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位女性，她没有像一般女性那样选择普通，平庸，反而跃居家族高层，统领管理家族事务，其不让须眉的手腕和能力，书写了与那个时代与众不同的东西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对这来龙去脉进行一番研究，这也就是我们研究的主线。

一、王熙凤的管理性格
   
 王熙凤“自幼假充男儿教养”，从小就养成了“玩笑着就有杀伐决断”的泼天大胆，即今人谓之为“魄力”的那种东西。凤姐在童贞时代养成的性格，并不符合儿童的天性，是一种人格分裂的变态性格。由于她是在特殊环境里养成的特殊性格，成年后自然就“越发历练老成”了，且“言谈又爽利，心机又极深细”，又极善察颜观色、阿谀奉承。 

    揣测对方心理，把话说到别人的心里去，是说话得体、动听从而达到成功交往的基础。在这方面，《红楼梦》中的王熙凤可称典范。下面仅就她在《林黛玉进贾府》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。 王熙凤初见黛玉，笑道：“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，我今儿才算见了！况且这通身的气派，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，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。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，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！” 

王熙凤是贾府中炙手可热的人物，她的权势多半是来源于贾母的宠信，所以王熙凤行事说话时时刻刻都依据贾母的爱憎好恶，揣测其心理。初见贾母的外孙女黛玉，便恭维她是天下最标致的人物，“我今儿才算见了”，似乎是在说她从未见识过，而周旋于贾府上下人中，又是名门之女的王熙凤不是没有见过世面，为什么对黛玉如此夸奖呢？我们知道：是贾母一再致意要把自己惟一的女儿的孩子黛玉接进贾府的，承受失女之痛的贾母自然会把对女儿的感情转移到外孙女的身上，心肝儿肉地疼爱。听到有人这么

夸奖外孙女，贾母定是欢喜，尽管这话已恭维到令人肉麻的地步，但又有谁能拒绝呢！接着，熙凤又说黛玉不是贾母的外孙女而是孙女，这显然违背事实。但有时候，假话比真话更让人爱听。由外孙女到孙女，其潜台词是想告诉贾母：黛玉就像是她自己调教出来的孙女一样。此话如扑面之清风，贾母怎不受用？对于寄人篱下的黛玉来说，置身于人地两疏的贾府听到别人的夸奖，并且说自己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的嫡亲孙女，除了高兴之外，说不定还有感激呢！不仅如此，王熙凤始终没有忘记，或者说更清楚黛玉进贾府的原因：姑妈去世。女儿的去世会给贾母以精神上的打击，而失去母亲的黛玉感情上更是不必说。所以熙凤又向二人表达自己的悲伤与哀痛——“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”。真是做尽了人情，好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！

可谓：言为“心”生甚机敏，巧于周旋太聪明。正是这种种适合王熙凤做管理的性格让她好强，让她喜欢支配别人。

二、王熙凤的管理艺术
（一）王熙凤统领荣国府
贾家是百年望族，小说中虽未交待荣府有多少人丁，但分明说过仅“荣府一宅中合算起来，……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口”（第六回）。人口纷杂，

事物冗杂自然是该府的两个特点，这个工作量，工作强度自不必说，单单就吃喝拉撒把它安排的妥当，顺当了也不是一件易事。
王熙凤虽然贵为荣国府的管家奶奶，但身边除了平儿一个心腹，实在没有什么象样的，可靠的助手。她推行管理除了靠自己的精明外，就只能靠自己的苦口婆心了，这也就为后来的一病不起埋下伏笔，可见贾府的工作量之大。当然，这和王熙凤的心计太重也不无关系，但绝对不能否定由她的管理所带来的劳累。

王熙凤管家的前期，是贾府的鼎盛时期，几大家族的联姻，元妃受宠，大观圆的修建等，无不说明一点，没有王熙凤把内务打理的井井有条，荣国府谈何兴盛。
（二）王熙凤协领宁国府
    读《红楼梦》的人应该都对王熙凤这个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把她的管理才能和管理艺术推向顶峰的是在书中第十三回“秦可卿死封龙禁尉，王熙风协理宁国府”，故事说的是：宁国府的贾珍死了儿媳妇，可他夫人有病不能料理事物，因此为无人掌管丧事而发愁。他的堂弟贾宝玉大力举荐王熙风担此重任，贾珍采纳了这个建议，聘请她料理内务。王熙风上任后不负众望出手不凡，将整个丧事期间的内务料理得井井有条，充分显示和发挥了她的管理能力。
    1、找问题
    王熙凤对宁国府做了一次家族诊断，她极其尖锐地指出，宁国府存有“五大弊病”：“头一件是人口混杂，遗失东西；二件，事列专管，临期推诿；三件，需用过费，滥支冒领；四件，任无大小，苦乐不均；五件，家人豪纵，有脸者不能服管束，无脸者不能上进。”

2、定规矩
针对这五大弊病，王熙凤决定采用猛药：
   （1）制定规矩，抓注重点。

到了宁国府以后，王熙凤首先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游戏规则。王熙凤对来升媳妇道：“既托了我，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。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，由着你们去。再不要说你们‘这府里原是这样’的话，如今可要依着我行，错我半点儿，管不得谁是有脸的，谁是没脸的，一例现清白处理。”在这里，王熙凤使用的是类似现代管理的“火炉”原则———规则就像“火炉”一样，不管是谁碰上去都一样烫手，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。然后，王熙凤要求管理者带头遵守规则严格管理，她对来升家的说道：“来升家的每日揽总查看，或有偷懒的，赌钱吃酒的，打架拌嘴的，立刻来回我，你有徇情，经我查出，三四辈子的老脸就顾不成了。如今都有定规，以后那一行乱了，只和那一行说话。”

（2）定岗定编，责任到人

为克服“人口混杂、遗失东西；事无专管，临期推诿；任无大小，苦乐不均”等管理弊病，王熙凤采取了“定岗定编，责任到人”的措施。王熙凤根据工作需要来定岗定编，分工清楚，责任明确，尤其是把做事与管物结合起来，把工作责任和经济责任结合起来，误了事要罚，丢了东西要赔。经过王熙凤的筹划，宁国府的管理果然面貌一新：某人管某处，某人领某物，开得十分清楚。诸如荒乱，推托，偷闲，窃取，无头绪等弊，次日一概都没有了。
    3、严明纪律，恩威并施
时间意识是王熙凤管理的一大特色。王熙凤一到宁国府就明确提出时间管理的要求，因此当王熙凤第一天“卯正二刻”正式到宁国府卯，“那宁国府中婆娘媳妇闻得到齐”，她们的生物钟仿佛一下就被王熙凤调整过来了。王熙凤对宁国府的人说：“素日跟我的人，随身自有钟表，不论大小事，我是皆有一定的时辰。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。”为了彻底扭转宁国府纪律涣散的局面，王熙凤每天亲自点名，狠抓劳动纪律。有一天，王熙凤按名查点，各项人数都已到齐，只有迎送亲客上的一人未到。即命传到，那人已张惶愧惧，百般求饶。王熙凤说道：“本来要饶你，只是我头一次宽了，下次人就难管，不如现开发的好。”登时放下脸来，喝命：“带出去，打二十板子！”一面又掷下宁国府对牌：“出去说与来升，革他一月银米！”这时人们才真正知道凤姐利害。众人不敢偷闲，自此兢兢业业，执事保全。当然，

王熙凤十分谙熟恩威并施的管理之道，她一方面强调纪律，严格执法，同时也不忘让大家有个奔头，她鼓励大家说：“咱们大家辛苦这几日罢，事完了，你们家大爷自然赏你们。”

    应该说，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是相当成功的，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强势管理的经典案例。

三、王熙凤的管理具有悲剧色彩
    身处于崇尚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的贾府中，王熙凤是凭着她的实际能力脱颖而出的，成为贾府名副其实的“行政处长”，可见其才能之卓越。
王熙凤虽身为贵妇，却是个粗俗之辈，看不到她温文尔雅的内美之秀。或用当今时尚话语来说，丝毫无“人文精神”。如她与贾琏拌嘴斗富的那些话，简直俗不可耐。这些话语绝不可能出自很有教养的宝、黛之口。又如在二十九回里，贾府合家到清虚观打醮，刚进山门，她手一扬，便把那个无意撞到她怀里的小道士打了个筋斗，并骂道：“野牛肉的，胡朝哪里跑！”平素骂奴仆们，张口闭口便是“混账王八蛋”、“没脸的王八蛋”！她虽出身诗书门第，却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，大字识不了几个，大观园里的诗社活动，她连凑趣的本事也没有，更谈不上知书识“理”了。她想的是权，捞的是钱，道德伦理沦丧殆尽。在十六回里，脂砚斋的旁批写道：“一对乱世奸雄”，把

她与伪君子贾雨村相提并论，这足见凤姐之品性了。曹雪芹对人物的藏否不同于他以前的小说，作者并不在作品中去充当裁判的角色，而是让人物在互动关系中去认识、评判各个人物的性格特征，有如羚羊挂角，颇见新意。例如，作者通过贾宝玉之口说：“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。”认为男人是“浊臭逼人”的秽物，只要沾了男人气就会变得混账起来。而《红楼梦》中就多处将凤姐与男人相比附，如第二回冷子兴说她“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”；秦氏托梦时称她“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，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。”等等。在小说的旁白中曹雪芹不曾对凤姐用过一句贬词，恰恰是通过冷子兴等明褒暗贬的话语，揭示了凤姐是个比“男人”还要“男人”的女人，是个比混账还要混账的角色。无怪乎奴仆们常在私下里骂她是个“巡海夜叉”。
    选中凤姐这样的角色协理宁府当然是贾家的不幸。然而比之贾家其他主子的昏聩、迂腐、庸俗、贪婪、荒淫、无耻，颇有“才干”的凤姐入选似乎又是贾家不幸之幸了。
我们再来看看王熙凤的“管理权威”的属性。应该说，在协理宁国府时，王熙凤最出色地表现了她的管理才能。 然而，同样是这个王熙凤，在给贾母理丧时却出乎意料地陷入“权威性不足”的泥潭困境。她既调不动人，也调不动钱，只得哀求众人：“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！我上头挨了好些说，为的是你们不齐截，叫人笑话。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！”尽管如此，仍然玩不转，被气得“眼泪直流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嗓子一甜，便喷鲜红的血来，身子站不住，就栽倒在地”。 

    为什么王熙凤在协理宁国府时威重令行，而给贾母理丧时却权威不足、指挥失灵呢？这是因为，王熙凤的权威主要依靠贾母和娘家做靠山。一旦靠山倒了，王熙凤的权威便马上土崩瓦解。 其次，王熙凤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、行贿受贿、盘剥众人，在贾府上下积怨极深，毫无人缘。对于这一点，她本人也意识到了：“若按私心藏奸上论，我也太行毒了。也该抽回退步，回头看看。” 

    显而易见，王熙凤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权威，有的仅仅是一时的权势而已；靠山一倒，便寸步难行，一败涂地，任凭她再有管理才能也无力回天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王熙凤的下场实际上是最惨的。

四、王熙凤的管理对我们的启发
    我们研讨古人古事，多半是为了我们今日有个借鉴，探讨王熙凤的管理形象也不例外。但抛开她的管理能力，其作为管理者的一些素质和要求是极度缺乏的，正是这些缺乏，使王熙凤像一颗流星，偶尔闪出光芒，这就是王熙凤给我们的启发。
    （一）作为管理者，首先应钤束自己
然而通观《红楼梦》中凤姐之行状，实在找不出她“严于律己”的佐证，大量记载的是她利用管理者的权力之使，大肆放债取利；大量描幕的是她那种“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”的晦曲心态，这在十一、十六、三十九、七十二等回目中都留有详尽记录。据小说中记载，起初她只是拿自己的月例钱、体已钱去放高利贷，后来胆子越做越大，继而“违例取利”，采用克扣，透支，拖欠奴仆们那点少得可怜的卖身钱去放高利贷，很快她便积攒起巨额资财。史料记载清代放债情形是：“京师放债，六、七当十，半年不偿，即行转票，以子为母，数年之间，累万盈千”；或“八折出借，滚算月利，不及一年，利过于本。”因此平儿说她“这几年拿着这项银子……利银一年不到，上千的银子呢！”可见平儿所言绝非无根之论。锦衣军在查搜荣府时，在她的寓所东跨房抄出两箱地契书和一箱借据，这就是王熙凤“卓有成效”的“政绩”！特别提示的是，王熙凤是两手空空赴宁府上任的，是什么“魔法“使她在任上陡成巨富？原来勾结官府榨取钱财也是王熙凤的生财之道。第十六回里写道，当馒头庵里老尼求她到衙门打通关节，拆散人家婚姻时，她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，便以欲擒故纵之术，硬是让对方磨到最后时刻方应允道：“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，我就替他出这口气！”于是串通官府，包揽讼词，强迫男方退婚，逼死这对无辜恋人。这里凤姐却坐享了三千两银子，王夫人等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。自此凤姐胆识愈壮，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。
    管理者的权力是如何转化为财富的，王熙凤的行径赤裸裸地展示了这一过程。当代新闻媒体早已不忌讳一些管理者的严重腐败行为，如果还需要王熙凤提供“有参考价值”的洗钱术的话，那是因为当代这些伸手被捉的管理者们“空手道”玩得不够娴熟，欺上骗下的手段未达到炉火炖青的程度，委实需要请出王熙凤这位教师爷好生给他们调教调教。
   （二）作为一个管理者，还应有超前意识
    且看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凤姐时的一段对话，秦氏道：“婶婶，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，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，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。常言‘月满则亏，水满则盈’；又道是‘登高必跌重’。如今我们的家赫赫扬扬，已将百载，一日倘或乐极悲生，若应了句‘树倒猢狲散’的俗语，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？”凤姐听了此话，心中大快，十分敬畏，忙问道：“这句话问的极是。但有何法,可以永保无虞？”
这段对话足以说明凤姐全然没有对家族、对自己的那种危机感，对即将来临的厄运和积蓄已深的矛盾也毫无对策。从她协理宁府的管理行为中也可看出她无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，而她敛财却是泼天大胆。当她听得秦可卿的一番警示之言时，居然“心中大快”，曹雪芹这力透纸背的犀利笔锋，揭示了王熙凤协理宁府绝不是为了匡救时弊，不是为挽狂澜之既倒、大厦之将倾，而是以一种封建末势心态对社会进行破坏性、毁灭性的噬食 “有机会就捞，没有机会创造机会捞，不捞白不捞”。这是值得管理者们注意的“王熙凤现象”。

通过对王熙风管理形象的研究和探讨，使我们对王熙风的认识更趋于完整。其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位女性，泼辣，狠毒，贪婪是她鲜明的特点，但她也有人性，不全是恶，其敢于作为的管理或多或少给那个时代和家族增添了亮色。其实，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来看，阴阳之间是相互渗透的，胜因败由也是相反相成的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往往是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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